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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斋，只有晚上回家休息，连周末都在神游斋里做学问。怪不得郑老师的
学问做得这么好，我们都只看到郑老师的风光无限，可又有谁知晓郑老
师在神游斋里的辛苦耕耘？
神游斋的生活快活似神仙，在书海和古今哲学精神中神游则别有一番
滋味。郑老师对神游斋的解释别具意味：“神游者，任思绪自由飞翔也。”神
游斋虽然简陋，还是暂借的，但它毕竟是属于自己的小天地，在这里精神上
可以完全放松，可以嬉笑怒骂，挥洒自如。正是在这简易的书斋里，郑老师
为我们讲解《中国哲学史》（上下）、《中西人生精神》（与詹世友老师合上）、
《文化哲学》（与李承贵老师合上）。从1994年9月到1995年6月，《中国哲
学史》我们上了足足一学年， 那一年是郑老师破格晋升教授的一年，是郑
老师成果最为丰硕的一年，也是郑老师意气风发的一年。记得当时郑老师
为我们定下一条规矩，谁收到稿费，就要拿出5% 来请客，自然而然，每次都
是郑老师请客，而且几乎每次上完课后我们都有聚餐。神游斋丰富的物质
生活和精神生活让我们流连忘返。
印象最深的是一次神游斋失火。那是一个停电的夜晚，郑老师的妻
弟到神游斋拿东西，离开时忘记吹灭蜡烛，结果慢慢点燃了书桌上的稿
纸，整个书斋被浓烟熏了一个晚上，直到第二天清晨才被发现。等消防
队员劈开门锁，神游斋里所有书籍和物品已被熏得一片漆黑。幸好神游
斋密封性很好，否则整个书房将付之一炬。郑老师非常伤心，他所有的书
稿、笔记和资料都在此处，这里凝聚了他所有的心血。记得郑老师当时说
过一句话：“如果神游斋全烧光了，我就出家当和尚去。”做了学者之后，
我们深深知道书房对学者的重要，也深深理解郑老师的失落和无助。我
们所能够做到的，就是把每一本书擦拭干净，重新放回书架，神游斋又恢
复为原来的神游斋。
神游斋不仅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也是南昌大学的文化中心。1994年，
我们刚上研究生的时候，哲学系的郑老师与中文系的江冰老师、历史系的
邵鸿老师号称南昌大学“三剑客”，共同发起“赣文化”研究，倡导建立“赣
学”，编辑出版《赣文化研究》辑刊，由郑老师担任主编。神游斋也是“三剑
客”论剑的地方，还有很多的南大名流雅士（如陈东有老师、林一民老师、
杨雪骋老师、詹世友老师、李承贵老师等）常来聚会，一时间，“神游斋”
成为南昌大学乃至江西省的学术文化中心，真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
白丁”。可惜，我们毕业后，南昌大学新建了前湖校区，老校区给了附中，
一二三号红楼顷刻夷为平地，取而代之的是一座现代化的教学楼，神游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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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成为快乐而感伤的历史记忆。
美好是一杯清茶
在神游斋上课是一种极品的享受。一杯清茶，一抹书香，郑老师朗爽
的笑声，我们激烈的辩论，构成了神游斋永久的记忆。郑老师常说，美好的
生活就像是一杯清茶，静静品味，方能感悟生活的优美。他还专门撰写了
一篇散文，题目就叫《美好是一杯清茶》，郑老师深情地回忆了他在婺源茶
校采茶制茶的过程，他说：“美好不是拥有，而是饮茶般滋滋有味地品尝。
美好不是浓彩重墨，不是顶点极限，而是如茶水一样淡淡的、雅雅的、静静
的。美好不是别的，它尤如一杯清茶，淳厚、清香、悠远、淡雅⋯⋯”有趣的
是，这篇文字却被人读成《美女子是一杯清茶》，郑老师郑重地说，改得好
啊，我们乐了很久。
神游斋的课堂有时候也延伸到青山湖草地，1995年冬天，一个阳光灿
烂的日子，我们带着录音机、零食来到青山湖畔。那时的青山湖还是原生
态，青青的草地，清澈的湖水，一群白鹭轻盈地在蓝天白云中滑翔，还有几
头奶牛在悠闲地吃草。郑老师、杨雪骋老师、李承贵老师为我们讲授他们
的国家课题“传统道德与当代中国”，我们一起自由讨论。然后就是自由活
动，师生们或伴着音乐跳舞，或闲聊、拍照。最妙的是李承贵老师，他离群
索居，一个人坐在牛粪上沉思。等我们找到他时，大伙都哈哈大笑，李老师
这才知道自己中招了。“李承贵（老师）坐牛粪”也成为我们记忆中最为经
典的掌故之一。
我们的课堂还延伸到中文系一位音乐发烧友胡彬陶教授的家里。教授
拥有一套价值几万元的音响设备，效果奇佳，连我们这些乐盲也很轻松地
体验出交响乐的层次性和丰富性，十分震撼。胡教授音乐室的四壁围了一
圈约一米高的碟架，上面整整齐齐摆满了古今中外各种音乐碟片，令人叹
为观止。教授对造假深恶痛绝，但奇怪又矛盾的是，他认为音乐碟片的造假
是件好事，成本低，但音质相差无几。在这里，我们边喝茶，边欣赏经典乐曲。
我们一起欣赏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听命运在敲门的急促与抗争；一起
倾听中国古典名曲《春江花月夜》，感受天人合一的意境之美；最后郑老师
都要点一曲《黑寡妇》，排箫的悠远和悲怆让我们无限感伤。
郑老师鼓励我们走出去游学，他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做
学问一定要脚踏实地，眼界开阔。在他的帮助和安排下，我们一行四人（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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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林、高霞和我们俩）开始了在北京为期两个月的游学生活。通过郑老师
的介绍，我们拜访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谢立中博士后（后留校任教），他
住在小南门边的三十九号红楼，非常简陋，但他做出了大学问。杨柱才老
师那时候还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博士，他带我们去清华大学拜访了胡伟
希老师，胡老师还给每人送了一本他的成名作《金岳霖与中国实证主义认
识论》。我们每天都泡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现为国家图书馆）
里查资料，忙着去听各种名家讲座，汤一介先生、周辅成先生、黄楠森先
生、叶朗先生等精彩的演讲或课程让我们受益匪浅。周末则四处游玩，我
们居然把北京的名胜古迹游了个遍，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燕园三松堂、静
园草地更是留下了我们许多美好的回忆。北京两个月的游学生涯，北京
大学的一流师资和丰富的资料给予我们极大的思想养分，大大开拓了我
们的视界。我们也下定决心一定要到北京大学求学，后来朱人求终于完
成心愿，实现梦想。
在郑老师身边的三年，是我们思想成长的三年，也是我们情感丰收的
三年。记得1994年开学初，郑老师说10月江西龙虎山有一个道家国际学
术研讨会，要求我们撰文与会。在郑老师的指导下，我撰写了一篇正儿八
经的学术论文《道教死亡观及其文化价值》与会，后来居然发表在台湾《道
教文化》的头版头条，这一意外收获坚定了我求学的信心。1995年的夏
天，郑老师要求我们共同撰写《疗救人生——道家道教的精神疗法》，我们
负责其中“摆脱忧虑的方法”，这是我们编写的第一部书稿，居然还拿到了
八百元的稿费，八百元对于当时的穷学生来说还算是一笔巨款。后来我们
一步步走上学术的道路，都离不开郑老师的引导与鼓励。在追随郑老师求
学的同时，我们的情感也获得丰收。毕业时我们俩喜结连理，郑老师开玩
笑说：“你们在我的眼皮底下谈恋爱三年，我竟然一点儿也不知道。”其实，
我们感情的酝酿与成熟离不开郑老师的精彩课堂与游学设计，郑老师，也
许您不知道，您就是那个穿针引线的红娘。后来神游斋搬到了江西师大的
王字楼，有一次我们回来，郑老师和师弟师妹们竟然打出标语“欢迎师兄
师姐回家！”让我们热泪盈眶，感动不已，也只有性情中的郑老师才会有
如此温馨的欢迎方式。
野狐禅
郑老师很逍遥，更谦虚。他总是戏称自己的学说为“野狐禅”，意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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歪门邪道。说来话长，在禅宗中，学道而流入邪僻、未悟而妄称开悟，一
概斥之为“野狐禅”。这里有一件著名的公案：从前有一老人，因学人问：
“大修行人还会落入因果吗？”他回答说：“不落因果。”结果五百年被罚
为野狐身。后来承蒙百丈怀海禅师代下一转语：“不昧因果。”老人才脱
去野狐身[1]。郑老师只有原江西大学哲学系的本科文凭，但他把生命融入
哲学，以生命在做学问，以超人的才华、超卓的眼界和勤奋打造了一个属
于自己的领地——生死哲学与生命教育。他说，他要开创一个奇迹，没有
文凭也能成就一番事业。郑老师成功了。我们只看到表面的风光，可其中
的付出与艰辛常人难以想象。
对于“野狐禅”，我们可视之为郑老师的自谦之词。以赛亚·伯林在他著
名的小品文《刺猬与狐狸》中，把学者分为刺猬型的专家和狐狸型的博学两
种类型，他依据的是古希腊的一则寓言：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但是刺猬知道
一件大事。郑老师就是那个追求很多目标而博学的“狐狸”。郑老师的学术
领域非常开阔，文化学、中国哲学、人生哲学、死亡哲学与临终关怀、佛学、
赣学、伦理学、生命教育理论与实践等领域多有涉及，是一个“狐狸型”的
博学之士，但他始终围绕生死哲学这一核心，并以此为出发点，结合时代潮
流，不断开拓新的领地，做一个勇敢的开拓者。概而言之，郑老师的学术大
致可以分传统文化与人生哲学、死亡哲学与临终关怀、生命教育理论与实
践三个相互关联的学术领域，与此相对应，他的思想发展也可以相应地划
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发展时期。
第一，早期（1982-1993）传统文化与人生哲学研究。1982-1993年，这
是郑老师学术积累和奠基时期，代表性的成果有《传统──现代人的两刃
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人生理论史鉴》（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中华民族精神之源》（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1982年夏
天，郑老师大学毕业留校任教，神游斋构成了其学习生活的主战场，在传统
文化与现代化大讨论的热潮下，郑老师笔耕不辍，在传统文化与人生哲学
研究领域留下了几部经典之作，奠定了良好的学术根基。台湾著名学者韦
政通先生读了他的书后，评价说：“我读这些书后总的印象是：其人勤奋、博
学、热情，其书文思敏捷，才华横溢，能分析，能综合，因具有强烈的时代感，
使内容不局限于学术，而是为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未来在思考。”
第二，中期（1994-2006）死亡哲学与临终关怀研究。1994-2006年是
郑老师的学术发展时期，代表性的成果有《中国死亡智慧》（台湾东大图书
有限公司1994年版）、《生死智慧》（台湾汉欣出版社1997年版）、《超越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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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台湾正中书局1999年版）、《善死与善终》（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等。郑老师的学术研究充满活力，他也不断突破自我，进军国际学术前沿领
域。在人生哲学之后的几年中，他把目标投向“死亡哲学与临终关怀研究”。
1994年底，有一次上课的时候，郑老师拿出他的两个证书，原来他的《中国
人生理论史鉴》与《中国死亡智慧》分别获得“中国人生科学研讨会”一等
奖（一等奖共四项）。那一年，郑老师刚刚三十七岁，在中国生死哲学研究领
域已经是名满天下了。
记得有一次，郑老师给我打电话，说看到我的文章了。“朱人求，你
不得了了，能在《哲学研究》上发文章了，越来越厉害了”。郑老师就是这
样关注自己的学生，为自己学生的成长而高兴，而且毫不保留自己的兴
奋和真情，毫不吝啬自己溢美之词。郑老师还告诉我，去年他的《关于生
死问题的几点思考》也刊发在《哲学研究》（2007年第9期）上，整篇文章
没有一个引文，全是自己几十年来的心得体会，这在《哲学研究》上还是
头一回。只可惜还应该提炼出几条原则、几个规律来，这样就可以建构一
个全新的生死哲学理论体系。《关于生死问题的几点思考》可以说是郑
老师关于生死哲学的理论总结。其实早在2006年 7月 6日，郑老师在天
津永安“海峡两岸生命教育与殡葬文化研讨会”上发表专题演讲《学会生
死——解决生死问题的五大原理》，概略地把自己二十五年来对生死哲
学孜孜不倦探讨的成果归结为：“生命与生活的紧张之原理”“人生时光
与物理时间不等式的原理”“生命共同体的原理”“生死互渗之原理”“死
是生活的终止，生命可以永存的原理”。《哲学研究》刊发的论文则是对
上述理论的进一步提炼和升华。
第三，晚期（2006-2013）生命教育理论与实践。2006-2013是郑老师学
术总结并积极开展生命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时期。2006年7月6日，郑老师在
天津永安“海峡两岸生命教育与殡葬文化研讨会”的报告既是他对前期成
果的总结，也是他全面进入生命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标志性的时间（其实，早
在2000年郑老师就开始介绍台湾地区及国外生命教育理论，2005年，郑老
师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生命教育理论的论文）。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著作主要
有：《生命教育演讲录》（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生命教育公民读本》
（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生命与死亡：中国生死智慧》（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等。这一时期，是郑老师最为忙碌的一个时期，为了推广他的生
命教育理念，郑老师海内外到处演讲，但乐在其中。有一次他语重心长地对
我们说，一定要出去宣讲，让生死哲学与生命教育惠及更多的人，你不去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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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别人去讲，有些人还乱讲，比不讲贻害更深。有了这种使命感和普度众
生的情怀，郑老师更加忙碌，我们经常在清晨就收到老师在天山、在西湖、
在昆明发来的“神游体”诗歌，一起分享老师的快乐与逍遥。我们开玩笑说，
郑老师发福后，越来越像佛了。殊不知，郑老师的生命教育理论与实践，成
就的就是渡己渡人的大乘事业。
现实关切与思想考古
郑晓江老师一生长期从事中国哲学教学与研究，著作等身，在中国文
化与中国哲学研究领域取得了喜人的成就。他主编“江右思想家丛书”（人
民出版社已经出版五部），撰写《杨简》，主编《江右思想家研究》《赣文化研
究（第1-11辑）、《六经注我：象山学术及江右思想家研究》《融通孔佛——
一代佛学大师欧阳竟无》《神游千古——寻访历史文化伟人》等。在我们的
印象中，郑老师极为注重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
“哲学家的金手指”是郑老师一直津津乐道的故事，“金手指”所指的就
是方法论。对于自己的中国哲学研究及其方法论，郑老师有一个精炼的回
顾与总结。他说：“我主要研究的领域是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主攻则在中
国人生哲学和死亡哲学。我曾经耗费十年，写成了《中国人生精神》与《西
方人生精神》二书，后又由人生问题的探讨延伸至死亡问题，写出了《中国
死亡智慧》《超越死亡》等书。我所运用的方法主要是：先对经典进行解读，
之后提升出若干观念进行分类，再就是逻辑的叙述，最后将这些分析出来
的东西与思想史的发展作一比较，引申出其优点与缺陷，阐明其影响和地
位。”郑老师在上课和平时写作的过程中，非常注意经典文本的深度解读，
并对经典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予以合理的定位，最后结合时代需要阐释其现
代价值，为当代社会现实服务。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实践性是郑老师论文
的一大亮点。郑老师告诉我们，写文章一定要有血有肉，一定要有立体感和
层次感，写出历史的丰富性和深厚感，最后还需关切现实而不要流于空谈。
这一教诲让我们终身受益无穷。
做学问，就是把整个生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学术，在生命的体悟中确
证生死的真谛，在古与今、理论与实践中求证生命的学问。郑老师作如是
观，也作如是行。在他学术生命的最后阶段，郑老师悟出经典解读的局限
性，开始了他的思想考古方法与实践。他说，中国哲学史研究中长期运用
的主要方法是经典的解读及理论的分析，但这种方法并不是唯一的、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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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问题或缺陷的，所以，必须引入一些新的方法如思想考古的方法予以
补充。所谓思想考古，即是借鉴历史学“行走历史”和人类文化学等学科的
田野调查方法，去思想家生活、求学、家居、从业的地方进行详细的实地考
察，以感受和体验研究对象的情感、思绪，把思想家的思想还原为在具体
情境中的思想，找到其思想学说或行为的外在根据，并进而印证或质疑某
些史书中对思想家的言行记载，对某些语焉不详的史料或有争议的问题
做出分析与考辨。这样一种方法就非仅仅从典籍的解读去理解思想家，因
为有实地的考察，就能够借助于研究对象所生活过的场景去更深入地体
会思想家之所思所行，越过时间的间隔去与研究对象处于同一空间，让研
究者与研究对象超越历史地合为一体，从而能够更好地透析、理解、把握
思想家思想的全貌[2]。
经典解读的方法固然有其优越性，若从人生观与死亡观的角度来
看，人们的思想必有一个变化相当大的过程，生死观可以说是个我化色
彩最强的思想系统；而且，更成问题的是，人们说出来的与写出来的东西
往往与其真实的生活、人生的践履有区别，有时区别还很大，甚至完全相
反。所以，仅仅局限在文献的研究和解读中是很难真正把握中国人生哲
学史的全貌的，尤其不能深人地体验思想家的生命情怀和生活意境。正
是在这一思想反省的基础上，郑老师逐步走出书斋和课堂，深入田野和
乡村、城镇与山川，主张“把文章写在大地上，把学问做在山水间”，积极
进行思想考古的工作。
在郑老师看来，“思想考古”方法的关键之处有三：一是要有时间上
的充分保证，要有精力的充分投人。为了获得思想家著作及文章背后的东
西，为了更深入地理解思想家的观念，我们应该将书斋学问与思想的考古
结合起来，走出书本，将目光投向田野乡村，去实地考究思想家生活过的
地方，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二是要有问题意识。在进行实地考察前，必须
先在书斋中做案头工作，对所要研究的对象之思想、生平事迹、交往等有
相当的了解。然后，再去实地考察，在具体的考察过程中要善于从实情实
景中体悟出问题，再回到书斋，从文献阅读里求得解决。郑老师曾多次在
金溪县陆坊村附近的梭山旁沉思徘徊，体会出儒者之隐与道者之隐、释者
之隐的不同，体会到了梭山先生的“修身”和“齐家”就是其“治国平天下”
的人生追求和生命情怀。三是在进行思想考古的活动过程中，知识的准备
要足，对历史、地理、人文、风俗民情等等都要有所了解，并能运用于具体
的思想考古的过程之中。郑老师曾经实地考察过三座南山，思考良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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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陶渊明可能并没有看到一座实有的南山而写作出“采菊东篱下，悠然
见南山”的诗。再考诸文献，最后得出“南山”不是陶公所见之山，而是其心
中浮现出的“长寿之山”的结论。
据笔者陋见，郑老师的“思想考古”的构想当在2001年前后，2002年1
月，他正式发表《思想考古与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载《现代哲学》2002年
第1期）和《周敦颐在江西若干史迹考》（载《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
1期），对“思想考古”的理论与实践做了初步尝试。两篇文章都回顾了他为
了考察周敦颐的事迹先后跑了三千公里，到过七个地方，费时近一个月，
终于悟出周子的人生观、生命情调是“政治人生化”而非“人生政治化”。
郑老师的“思想考古”进行了多年，其思想考古的对象包括周敦颐、陶渊
明、李觏、象山、阳明、梭山、陈寅恪、罗念庵等。“思想考古”每走到一处，
都要集体诵读思想考古对象的诗歌或经典文本，自觉体认思想家的精神
生活与世界。之后，郑老师还组织会讲，把自己对古圣先贤的体悟与大家
分享，涵养心性，提升思想境界。他陆续组织过鹅湖会讲、洞山会讲、仰山
会讲、青原会讲、姚江会讲、石莲洞会讲等，思接千古，相与问学，论辩切
磋，颇具阳明后学之古风。参与的学者与学生，耳目一新，反响极大。郑老
师的“思想考古”方法，从个体生命体验出发，接续千古，会通天人，“从经
典还原为人，从人还原为生活”，在很多问题上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深入拓展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领域和视野，使我们对中国古代思想家的
认知与理解达到一个新的水平。2010年 10月，福建省尤溪县举办纪念朱
子880周年的会议，郑老师有意与我们在尤溪组织一次会讲，可惜未能
成行，成为千古遗憾。
呜呼！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 
[附：郑晓江，江西万载人，1957年6月生，2013年2月17日逝世。生前系江
西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江西师范大学道德与人生研究所所长，武汉大学传统
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从事中国哲学与文化
的研究，尤擅生死哲学与生命教育的研究。曾兼任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国际
儒学联合会理事。出版专著二十余部，代表作有《传统道德与当代中国》《中国
人生精神》《中国死亡智慧》等，发表论文百余篇]
注释：
[1]参见[宋]普 济：《五灯会元》（卷三）第13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
[2]参见郑晓江：《八千里路云和月》第3-4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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